
图 5 描绘了这样一种先进的自动语音识别模型
。

多边学科的趋势

今天的语音工程已经成了一个多学科相互密切合

作的探险
。

这支探险队里包括来 自各个不同专业和领

域的科学家
,

它们有
:

语音学和语言学
、

生理学 (神经生

物学 )和心理学
、

认知科学
、

电讯
、

计算机技术和人工

智能
、

物理学和声学
、

教育学和医学 (康复工程 )等
。

故

此有人称语音工程是一朵多学科组成的花朵
。

在语音

工程界有许多合作得很好的例子
,

如贝尔实验室的弗

拉纳根的语音研究室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; 这里在瑞

典的皇家理工学院
,

我们也一直存在着很强的跨学科

合作的传统
。

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
,

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不

能仅仅依赖于其中的任何一个
。

这是因为它们彼此之

间的联系太密切了
,

以至于我们试图采用将一个复杂

问题拆开研究然后再拼凑起来的方法不大能行 得 通
。

今天
,

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不光是学科专门化
,

而是有

许多多学科综合化的发展过程
。

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

语音工程专家
,

学工程出身的得学会处理语言学和生

理学之类的问题
,

而语音学家们则要知道语音产生的

声学理论和计算机的编程方法
。

就我自己来说
,

我们这些学电子工程出身的工程

师
,

对语音工程的兴趣并不仅仅是为了研制好的通讯

系统和帮助残疾人设计出更有效的康复装置
。

我们要

试图敲开理解人类的基本功能的这扇大门
,

去加深对

语言和语音本质的了解
,

去提高对那些由于在语音和

听觉发育时所产生的语言损伤的认识
。

这将是一场激

动人心的探险和挑战— 大多数人视学会言语为理所

当然之事
,

但就是这个连小孩都极容易掌握的却是当

今世界上这么多最聪明的科学家至今仍不十分了解和

清楚的东西
。

① 这是 G
.

范特 ( G皿 n时 F an 均
,

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语

音通讯和音乐声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
,

于 1 9 85 年5

月6 日在接受埃里克森奖金时所作的演讲
。

埃里克森

奖是一项国际性的技术进步奖
,

是在1 9 76 年为庆祝

埃里克森公司成立一百周年而设立的
。

此项奖荣誉

很高
,

每三年在国际范围内评选一次
,

得主皆为那些

为人类通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
。

如第一位

获奖者是以研究地球同步卫星而闻名的 H
.

A 罗森
,

自 1 9 7 9年起以后各届的埃里克森奖均由两位科 学

家分享
,

他们是
: 」9 79 年由高棍和 R

.

D
.

莫勒荣膺
,

以表彰他们在光纤通讯方面作出的贡献
; 19 8 2年

,

L

克兰罗克和 L
.

G
.

罗伯茨因在数据通讯方而的发明

而被授奖
:

本文译自范特教授演讲
1籽英文不

,

是他

19 8 5年 9 月访华时赠给译者的
。

② 这一时期
,

范特教授与二位著名的 晤言学大师雅可

布逊 ( R
,

aJ k o b 阳n )和哈勒( M
.

H M le )合作
,

根据

从语谱图读出来的声学指标
,

提出了日后影响极大

的语言单位的区别性特征理论
。

③ J
.

弗拉纳根也是语音工程界著名学者
,

现为 A T 乙 T

(原贝尔实验室的一部分 ) 公 司语音研究室的 负责

人
,

这次他和范特一起被授予埃里克森奖金
。

弗拉

纳根先生的著作
《 语音的分析

、

合成和感知
》

( S p蛇
e h

A n a l y s i s
,
S y n t h o s i s a n d P e r e o p ,; i o n ,

目前仍 无

中译本 )是语音工程领域的经典书
。

④ 那时的瑞典与别的国家不同
,

它授子的博士学位不

是完成一定学业便可获得的
,

而是一个人科学生涯

中走过一大半人生后事业成功的标识
。

所以范特先

生在 38 岁时便能获得博士学位
,

在当时还是不多见

和不容易的
。

因此弗拉纳根才会在 19 57 年成为范特

论文答辩会的委员
。

成 功 的科 学 生 涯

一记国际著名声学语音学家 .G 范特教授

曾 凡 钢

“
成功的真正含义在我看来便是当你完成一 项 任

务后从中所获得的满足和乐趣
,

伴随它的物质利益不

过是第二位的
” 。

著名学者
,

瑞典皇家理工学 院语音

通讯和音乐声学系系主任冈纳
·

范特 ( G n n an
r

F
a n t)

教授不久前在给笔者一封信中论什么是成功时这样说

道 : `而且科学事业上的成功并不一定意为着个人生活

上的成功
,

尽管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关系
。

科研上的成

功者必须至少是一个能够虚心接受他人意见
,

但同时

又能保持自由思维
,

具有自尊心和批评家眼光的人
” 。

自1 94 8年范特教授发表第一篇有关瑞典语的元音

分析文章以来
,

这四十年间他或他与人合作在语音产

生的声学理论
、

语音分析
、

感知
. 、

合成和识别
、

语言学
、



音位学
、

听觉康复等众多领域发表了数百篇论文
、

专

著和综述
。

今天看来
,

其中不少都成了这些领域内极

有价值和影响的经典文献
。

范特教授是瑞典皇家科学

院
、

工程科学院
、

美国工程科学院和纽约科学院的院

士
,

曾担过多年的瑞典声学学会和斯堪的那维亚地区

声学学会主席
,

此外还是许多专业学会如美国语言学

会
、

声学学会和工E E E协会的荣誉和高级会员
。

至于他

获得奖则相当多了
,

其中有名的有
:

瑞典工程科学院的

金质奖 ( 19 59 )和 P of h em 奖 ( 19 61 )
,

美国语音和听觉协

会杰出成绩奖 ( 1 974 )
,

皇家学会 U p p阻 l a C e l滋u s 金质

奖 ( 197 8 )和 E r i。 。 s o n 奖 ( 19 85 )等
。

范特教授于 1 919 年 10 月出生在瑞典的 尼 科宾
,

其父曾担任过斯德哥尔摩的市长
。

范特小时候在伦敦

念过几年小学
,

尔后在 1929 年返回瑞典继续学习
,

于

19 45 年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完成其大学学业并获电子

工程专业学士学位
。

其间1940 ~ 19 42 年
,

他曾在瑞典

海岸炮兵预备队服役过二年
。

笔者曾问过范特教授他为什么选择语音工程作为

他终生的研究方向
,

并且征询他对一个年青人如何选

择自己科学生涯等问题的看法
。

对此
,

范特教授认真

地作了回答
: “
一个成功的科学生涯就好比是一个种子

的生长过程
。

你的好奇心是一颗种子
,

你的智力和体

能是土壤
,

而社会和科学界对你的支持和关心则是促

进这颗种子生长的阳光
。

这期间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对

你的指导十分重要
,

以上因素再加上你的勤奋努力和

不懈恒心
, “

你的最初的种子将最终会结出 丰硕 的 果

实
” 。

范特教授对声学语音学的兴趣始于他 1945 至 1948

年间在埃里克森电话公司做瑞典语分析时
,

这颗
“
种

子
”
在他19 49 年作为访问学者带到美国之后的二年里

l 得到了迅速的成长
。

那时他不仅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声

学实验室做语音产生的研究
,

而且还是哈佛大学心理

声学系的客座学者
。

这一阶段的经历使范特教授终生

受益
,

它不仅起了扩大视野
,

学习新知的作用
,

促进了

范特教授与世界一流学者如 K
.

斯蒂文斯
、
R

.

雅可布

逊和 M
.

哈勒等的合作与友谊
,

而且为他日后的两本成

名之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
。

这两本书现在已成为从事

语音产生和分析工作者的必读经典文献
,

它们是 《语

音产生的声学理论》 和《语音分析初探一区别性特征及

其相互关系》 (后者是由雅可布逊
、

范特和哈勒三人合

著的 )
。

范特教授不仅合作意识极强
,

而且很善于利用合

作关系
。

在1邻7年他曾争取和利用来自美国国家基金

的资助将他的语音传输实验室扩展成了语音通 讯 系
,

19 79 年在他和 J
·

森德堡教授的共同努力下
,

又将其

扩充成为今天的语音通讯和音乐声学系
。

此外
,

他们

出版的语音传输进展和动态的季刊已发行到了四十多

个国家
。

范特教授本人也在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以及日

本
、

印度和中国等国留下了他访问和讲学的足迹
。

今年一月
,

近古稀之年的范特教授从他的岗位退

休下来了
,

不过他仍跟系和系里的科研保持着密切的

联系
。

范特教授说道 : “我觉得
,

一个科研团体就象是

一个大家庭
,

而一个带有家庭式的和睦感情的工作环

境将是一个创造性工作的基本条件
。

我个人最大的希

望和满足便是能有一天将这种家庭式的感情带给世界

上所有的我的同行
” 。

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直线加速器

美国最近建成了一台名为斯坦福直线加速器
,

这个庞然

大物长约 3 公里
,

样子象一个网球拍
,

计划于今年夏天投入使

用
。

这台代号为 S L C 的机器可产生亚原子粒子或称 Z 粒子
:

Z粒子一般认为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
,

各国的科学家都竞

相对它进行研究
,

并认为这将有助于帮助他们解开宇宙的起

源
、

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各种力的组成等重大问题
。

Z 粒子瞬息即逝
,

发现颇费周折
。

自 19 83 年发现第一颗

Z 粒子 以来
,

全世界的科学家一共只检出几十粒
。

为了能得

到更多的 Z 粒子
,

加速器的建造日趋向大型化发展
。

目前在

欧洲
,

正有十四个国家联合起来
,

投资 10 亿美元在日内瓦附

近建造一个直径达 2 5 公里的大型加速器
,

但这台加速器预计

到 19 8 9年才能完工
。

美国的这台 S L C 加速器造价只有 1 亿美元座落在联 结

硅谷到旧金山的高速公路附近
,

它一头呈长管状
,

另一头呈巨

大的环形 ;加速器的一头能发射出巨大的电子和正电子束流
,

通过一个管道而到达
`

坑道
”

的顶端
,

那儿聚集着成百个磁体
,

可使束流分成二股
:
这束流的厚薄只有一根头发为1 /25

,

然后

撞击到
`

网拍
,

的底部产生成百个新粒子
,

这里面包括所需要
.

的 Z 粒子
。

Z 粒子从产生到消亡的全过程都由一个大如飞机

库的电子探测器记录下来
,

最后的数据由大约 1 00 名科学家

进行分祈处理
。

据悉
,

里根当局又准备拨款 4 0~ 印 亿美元再建造一台更

大型的加速器
,

可能于九十年代中期才能完工
。

〔兰德译 自国外电讯稿
,

1987 午 4 月 27 日〕


